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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桂娟、史林静

　　 3 月 21 日，57 岁的马俊才获评 2022 年
度河南考古人物，这是河南首次进行年度考古
人物评选。
　　六万平方米发掘面积；一万余座墓葬；30
余年手铲不辍；五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数量
之多并列国内第一……他的考古人生，不止这
些数字。史前文明、夏商、东周、魏晋、唐宋、明
清……马俊才发掘的遗址几乎涵盖历史上各个
时期，有人说，他把中国历史打“通关”了。
　　春秋几度移，把辽阔的田野当舞台，马俊
才“以铲为器”，“不言书”里写“春秋”，掘开一
个个历史真相，探源中华文明。这位终年奔波
田野的考古人，脸上总是风尘仆仆，仿佛长途
归来。

  “手气好”的“马大墓”：打不出粮食，

就做不成蛋糕

　　见到马俊才时，他正在南阳主持黄山遗址
的发掘工作，为了这次采访，还特意穿上了西
服。久在田野的他脸上透着考古人特有的“考古
色”——— 被太阳久晒又反复风吹后的黑红。
　　 1985 年，19 岁的马俊才考入北京大学考
古系时，还是个白净的小伙子。彼时，他还不知
考古为何物。第一次对考古产生兴趣，是从触摸
20 多万年前的石制器开始。
　　当时在北大教授旧石器时代考古课程的是
著名考古学家吕遵谔先生。在他的教研室内，马
俊才见到了辽宁金牛山遗址出土的各类石制
器，旁边紧闭的保险柜里则放着轰动中外的金
牛山猿人头骨化石。
　　一幅 20 多万年前古猿人的生活图景在马
俊才脑海中显现。“这些历史的刻痕都是有生命
有故事的。”从那时起，他就决定，要翻阅这“无
字地书”。
　　当时，北大考古专业已经形成包括三个多
月田野发掘、两个多月室内整理和编写实习报
告等流程的基础实习“北大模式”。得益于此，大
二时马俊才跟着老师来到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北
天门石家河，开始了田野启蒙。
　　“在邓家湾遗址，我们两人一组，负责一个
5 米乘 5 米的探方发掘，那时连文化层都不认
识，总怕挖坏了。”马俊才说。
　　考古圈流行一句话，“不会看土，别说考
古”。那时马俊才每天都趴在沟坎、断层前看土
层断面，分析地层，并结合文献和考古报告，学
习如何“看土”。
　　一天，马俊才和另外两位同学接到任务：附
近的肖家屋脊有个砖瓦厂，起土时经常发现陶
片，赶去探探。
　　 21 岁的马俊才第一次背上了洛阳铲。此
时他已经学会了如何“看土”：如果洛阳铲带上
来的是“五花土”，下边多半是墓；绿色或青色
土，多半是马坑或车马坑；密实的夯土，根据范
围就能判断是什么建筑遗迹。
　　到了砖瓦厂，大家观察砖窑起土的断面，
没有发现什么，一时不知从何处下铲。马俊才
心想，先不管，探了再说，便在一处隆起的高地
上扎起了“筛子”。就这样埋头探了几天，终于
发现了 1.5 米厚的文化层，一个多月后，一座
王级大墓找到了。这座标号为 M7 的墓葬属于
后石家河文化，当时共出土 104 件陶器和一件
象征权力的石钺。直到目前，M7 仍是石家河时
期最大的墓葬。
　　“手气真好。”从那时起，便有人这样评价马
俊才。
　　 1989 年，大学毕业后马俊才来到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时称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一
个月后，他被分到新郑工作站，开始对郑韩故城
持续 15 年的发掘。
　　 1993 年的一天，马俊才在郑韩故城小高
庄西进行考古勘探，用洛阳铲下探时，坑底带出
了发绿的土。“土发绿发青，极有可能是马坑，因
为马在腐烂后产生的腐殖质会把土染成绿色或
者青色。”善于总结的马俊才很快判断这是一处
马坑遗址，有没有车还需看是否有木器腐烂的
灰痕。
　　清到最后，只出现了马，没有车。“旁边很可
能还有别的祭祀坑。”于是，马俊才领着技工沈
永建在周边展开三次勘探。为了不漏掉任何一
点遗迹现象，马俊才采取布梅花点的方式勘探，
一平方米钻四个探孔，密集之处，隔半米就钻
个孔。
　　最终他们勘探出 20 多个马坑。“有希望
了。”马俊才心想。由于当时经费有限，马俊才向
队里申请集中力量挖马坑，可整整四个月，清理
出的全是马坑，并没有青铜器坑和大墓。
　　没有重大发现，是考古发掘的常态。“队里
不断有人说，全是马坑，很多人都劝我放弃。”马
俊才说，他不断翻阅《周礼》等历史文献，查阅古
代祭祀埋葬情况，判断此处很可能存在高等级
的祭祀遗迹。
　　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并在 1995 年 10 月开
始了第三次扩方。此时这块地已被征为基建用
地，限期发掘。考古队也下了最后的“命令”：再
扩两个方，如果没有收获，发掘就要结束。
　　新探方开始刨土的那个下午，一位民工的
耙子刚落下就传来“咣当”声。“是金属碰撞声！”
马俊才心想，“有了！”
　　第一件青铜器出现了。此后，在探方周围有

序排列多个青铜礼乐器坑，出土五组象征古
代中央政权的九鼎八簋青铜重器，此外还有
9 坑编钟，每坑 24 件。结合此前发掘的马坑，
马俊才判断这是典型的郑国祭祀遗址，而且
是祭社稷的最高等级遗址。
　　不出所料。这次发掘，共清理出土春秋时
期郑国青铜礼乐器坑 17 座、殉马坑 44 座，
出有 348 件郑国公室的青铜重器，成为郑韩
故城半个多世纪以来罕见的考古收获。此项
发现，被评为 1996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也是马俊才首次获得该殊荣，当时他
仅 30 岁。
　　“手气也太好了。”更多人开始这么说。
　　此后，马俊才又先后主持发掘了新郑市
许岗韩国王陵、新郑市胡庄韩国王陵、新密市
古城寨龙山城址、上蔡县蔡国故城和蔡国贵
族墓地、安阳殷墟商代铸铜遗址、三门峡秦人
墓地、禹州商周贵族墓地、南阳黄山遗址等多
项大中型发掘项目，五获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
　　所到之处非王即侯。
　　“手气真好！”几乎每个人都这么说，还送
了“马大墓”的名号给他。
　　“都说我是队里的福将。”每每听到此，马
俊才只是乐乐，并不反驳。
　　可考古技师程永刚却不这么认为。
　　“这么多年，他累计发掘面积有六万平方
米，仅墓葬就有一万多座，王侯将相才几个。
所谓手气好，不过是想得多一点，挖得深一
点，坚持得久一点。”自 1997 年开始，程永刚
就跟着马俊才做田野发掘。
　　一年 365 天，最多的时候，马俊才有超
过 340 天在田野。“考古工作田野是基础，打
不出粮食，就做不成蛋糕。”他说。
　　“如果非要说手气，那么他的学术敏感、
过硬的实践操作技术、对遗址细微之处的把
握、大胆的想象力和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着
劲儿，确实让他的手气略显得好一点。”程永
刚补充道。

  “土里找土、灰中寻灰，不漏掉任何

历史细节”

　　在新郑郑国车马坑遗址博物馆，原址展
出的三号陪葬车马坑，有着四辆“豪车”和
122 匹马骨，曾创下多个“历史之最”：发掘的
马骨数量创郑韩故城考古之最，郑韩故城内
所见形制最大、装饰最奢华的国君用车……
　　这背后，便是马俊才和他的车马坑清理

团队。
　　车马坑是很多考古人不敢碰的遗迹。“清
理车马坑就是土中找土、灰中寻灰的过程。”
马俊才说，需要手铲、刷子、竹签，甚至手术刀
等工具，清理前要分析土层，一般上层多是黄
沙土、黏土、硬土，随着土壤颜色越来越深，直
到发绿，开始露出马骨。
　　“清理时必须熟悉马骨构造，做到心中有
数、有轻有重，从边缘到中心，小心翼翼，马骨
位置必须保持原样、固定不动。”马俊才边说
边比画，仿佛手里拿着一把刷子。
　　马骨易清，车痕难寻。郑韩故城三号车马
坑是一座“中字形”郑国国君大墓的陪葬车马
坑，由于当时实行拆车葬，导致坑内车马散
乱，增加了清理难度。
　　“在博物馆看到的是一辆一辆马车，车轮
及各种构件都清晰可见，但在发掘过程中，这
些早已腐烂成泥了。”马俊才说，因为古代的
车，无论是战车还是生活用车，除了部分加固
或装饰部件为铜质外，其余都是木质结构。经
过上千年早已腐烂成土，只保留其结构的灰
化痕迹，时间久了这些痕迹和泥土的颜色相
差无几。
　　“除了灰痕与周边填土难以区分外，清理
过程中还要准确把握好力度，使泥土与遗迹
刚好剥离，不破坏遗迹本体。”马俊才说，当时
他给每个人都发了聚光灯和放大镜，通过观
察木头腐烂处的泥土颜色，寻找木头腐朽过
的痕迹，触摸土质软硬度的细微差别，并通过
平面和剖面结合的方法寻找遗留的车痕。
　　整整 12 个月，这些深埋地下 2400 多年
的车舆马匹得以完美面世，车衡、车轭、车辕
等构件清晰可见，就连车篷上方格席纹遗痕
都清晰可辨。该考古项目也被评为当年的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获中国考古学会田野
考古奖三等奖。
　　马俊才的车马坑清理团队也一战成名。

“不少遗址碰到难清理的车马坑都会找我们，
我们的技师经常赴外地协助考古队完成车马
坑的清理工作。”马俊才说。
　　此后，用车马坑的标准发掘遗址，成了马
俊才的一种习惯。在他看来，细致的发掘是对
遗址最好的保护。
　　距离郑国车马坑遗址博物馆 220 公里
外的南阳黄山遗址，就是一处“车马坑”式精
细发掘的典型。已化为尘土的单弓、成捆的骨
簇，甚至连 5000 年前的象牙梳齿都根根可
见……置身黄山遗址，仿佛走进一座遗址博
物馆。

　　“这是 2018 年发现的仰韶时期编号 F2
房址以及玉石器作坊遗址，都是长方形多单
元房基。”马俊才指着位于黄山遗址一侧的房
址说。与此处相隔不远的另一处房屋遗址，推
拉门道、木骨泥墙、红烧土都清晰可见。
　　“黄山遗址是个内涵极其丰富的遗址，几
乎 10 厘米就有一个文化层，而且主要手工
业是玉器加工，都是很小的物件，要不是马老
师如此精细地发掘，很多关键信息可能会被
漏掉。”程永刚说，通常一个探方从开始至结
束要刮上百遍平面，每一遍都要观察土质土
色的变化，直到出现没有人类扰动的生土，才
算结束。
　　“不同土层，特征是不一样的，得调动多
个感官，看土层颜色、包含物，触摸土层软硬，
听手铲刮过遗址的声音。”长期跟着马俊才的
技师和民工渐渐摸出了门道。
　　“用力得适当，太轻，刮不动；太猛，遗迹
容易受损。”马俊才手指顶着手铲的铲缘，边
示范边说，铲面和地面形成一定角度，由远
及近。
　　不仅精细，马俊才还进行多学科考古研
究：对人骨腹部土壤和寄生虫标本进行采集
和分析；对已发现的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研
究；对部分土样进行水淘、浮选，对陶器上的
残留物进行检测与分析。
　　细致发掘和多学科交叉应用，让他发现
更多历史细节。
　　 5000 年前带有推拉门道的大型玉器作
坊，陪葬大量猪下颌骨、玉钺、弓箭的大型高
等级墓葬；6000 年前的古国粮仓；7000 年
左右的高等级房址……黄山遗址仿佛一处

“时空标尺”，“一眼史前三千年”的考古奇观，
就这样在马俊才及其团队的手铲中铺陈开
来。该考古项目也先后荣获 2021 年度河南
省五大考古新发现、社科院全国六大考古新
发现、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力所能及地把遗址揭示到最好，是马俊
才对土地的回报。“黄山遗址内涵的丰富性已
经超出了想象，我这辈子是揭示不完的，唯有
发掘好、保护好，以便后来人接力。”马俊
才说。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眼睛还要瞟

向灶台外”

　　“为什么马俊才总能发现大型遗址？”
　　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
　　“要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眼睛还要瞟向

灶台外。”这是马俊才的考古“方法论”。他解释
说，发掘墓葬不能只看墓，要从人出发，找到古
人衣食住行的各种“配套设施”，就是一种以聚
落遗址为单位进行田野考古操作和研究的思
维方法。
　　 2005 年 5 月，上蔡县文物局接到村民举
报，郭庄村东一处地势最高的土岗上出现很多
人为大洞，可能有盗墓贼。随后马俊才带领考古
队赶往现场，在钻探过程中，探铲在土层深处带
出的竟是些黄色的纯细沙，而不是常见的五花
土。挖过近万个墓葬的马俊才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种情况。
　　他马上查阅考古资料，发现河南辉县的魏
国王室墓葬就是用沙子埋葬，叫积沙墓。“为了
对付盗墓贼，古人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埋葬方
式——— 用细沙填埋墓室，再在沙中埋上巨石。由
于细沙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加上石块的重量，很
容易塌方把盗洞掩埋。”马俊才说。
　　如此严密的防盗措施，加大了发掘难度。挖
到 10 米深时，一无所获。为了赶在雨季前完成
发掘工作，马俊才首次用到了吊机。历时两个多
月，一个长 27 米、深 19 米的楚国贵族墓地得
以面世，“流沙大墓”轰动一时。
　　如此大量的沙石从哪里来？发掘过程中，马
俊才不忘“看着锅里”，随即勘探出古汝河码头，
解决了流沙大墓沙石来源问题，又把大墓压着
的古遗址清理出来，中国最早盛行“河鲜烧烤大
排档”的渔村也得以面世。
　　“上蔡县是周朝诸侯国古蔡国都城所在地，
流沙大墓距蔡国故城不过 5 公里多，故城周围
极有可能埋着更多古蔡国贵族墓葬。”听到村民
说自家地边水沟里有马骨头和铜马嚼子时，马
俊才心头一震，随即派出了钻探队，探出一批积
炭大墓和大型车马坑，以蔡侯积炭大墓和出土
五鼎四簋的蔡夫人墓为代表的一批蔡国贵族
墓终于找到了，系列发现填补了蔡文化空白。
　　这种“聚落式考古”的思维方法贯穿了马俊
才整个考古生涯，这也是他总能从田野中拔出
一连串“惊喜”的原因。正在发掘的南阳黄山遗
址也延续这样的思路。
　　“最先发现的是几处前坊后居的大型作坊
遗迹，经研究确定为玉石器工匠的生产生活用
房，并发现了与之相应的院内工棚类柱洞、活动
面、磨玉石浆层等，出土了一批玉石器、陶器、骨
器等文物。”马俊才说，基本确认这是中原史前
制玉中心。
　　如此发达的手工业，肯定需要不少劳动力，
他们如何生存？带着这样的思路，马俊才找到了
史前粮仓群。遗址中所见杂草种子少，或许该遗
址并不从事农业生产，食物可能由别处供给或
贸易而来，如何运输？层层剥茧后，一座规模宏
大的史前码头也出现了。
　　如此大规模、高等级的遗址，周围有没有二
级聚落；出土众多陶器，附近会不会有窑址；这
么多人生活用水，能不能找到水利设施……大
胆假设、小心求证，马俊才的眼睛不断瞄向“灶
台”之外。
　　“一个完整的聚落至少要能够满足衣食住
行、安全防卫等，只要遗址没被破坏，这些遗迹
就一定找得到。”马俊才说。

守望田野，做历史的唤醒者

　　守望田野 30 余年，马俊才真正诠释了唯
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他常常会因刮风下雨连夜赶往遗址查看
安全；他会把车横在工程车前，阻止因施工可能
对遗址产生的破坏；他多次熬夜编写大遗址保
护规划；性格腼腆但却愿意对着话筒直播两个
多小时，只为普及遗址文化，推动公众考古事
业；他不会怠慢任何一处遗迹，因为遗址有大
小，价值无轻重。
　　现在，马俊才几乎所有的精力都在黄山遗
址，遗址的内涵超乎想象，发掘难度也超出
想象。
　　“整个遗址层层叠叠都是宝。房摞房、墓摞
墓，常常出现仰韶时期的房子与屈家岭时期制
玉作坊、房址、墓葬相互叠压打破现象，手铲稍
一挖，就被另一个时期的遗迹拦住。”马俊才说，
目前新石器时期文化序列并不清晰，而黄山遗
址每 10 厘米就是一个文化层，已有的考古类
型学已不能完全解释。
　　面对知识储备的新挑战，如今的马俊才一
半田野，一半书斋，一有空闲就不断翻看考古报
告，并定期邀请全国专家来遗址指导交流，更新
认识。
　　从考古大棚走出，站在遗址上眺望，麦苗
青、油菜黄，独山、蒲山两山相夹，玉带般的白河
从山脚流过。几千年前，这个“中原玉都”所出玉
器就是从这里走向中原、流通江汉。
　　“这是我考古 30 多年经历过最美的遗址，
多富有啊！”面对这个在普通人看来只是一片荒
芜的岗地，马俊才发出了由衷的感叹。5 年来，
纵使手铲不辍，30 万平方米的遗址也只挖了不
到百分之一。
　　“下半辈子是绕不开它了。”马俊才说。
　　考古队租住的宿舍位于附近村边一栋二
层民居内，站在二楼平台北望，远处高岗上两面
红色旗帜迎风摇曳。马俊才指着它们说，这是我
们的队旗，上面印着“黄山遗址考古队”。
　　“这么远能看到上面的字吗？”
　　“咋不能，心里刻着呢。”

“以铲为器”探青史，“不言书”里写春秋
记 2 0 2 2 年 度 河 南 考 古 人 物 马 俊 才

  史前文明、夏商、东周、魏晋、唐宋、明

清……马俊才发掘的遗址几乎涵盖历史上各

个时期，有人说，他把中国历史打“通关”了。

30 余年守望田野，掘开一个个历史真相，探源

中华文明，马俊才的考古人生硕果累累

   2022 年，马俊才在南阳黄山遗址进行考古
发掘。
   2002 年，在新郑郑韩故城制陶作坊遗址，
马俊才（前排左三）向来访专家介绍遗址情况。
           （受访者供图）


